韓國政治學界的中國研究    金都姬

在韓國，中國研究是從中國學(Sinology)開始發展的。進入現代以後，很多韓國大學裡的中國文學系、歷史研究者從事中國學研究，但嚴格來說，這不是地區研究。實際上，韓國正式開始地區研究始於一九七〇年代，這是受中美關係所影響。因為一九五〇年，發生韓戰，中韓雙方交流減少，韓國人對中國有敵意，對中國的研究又容易與「匪共」連結，類似北韓研究的地位，且無法赴中國大陸，雖然開始了中國地區研究，但無法實地考察，故有意識型態限制。一九八〇年開始，中國改革開放，以及中韓建交，韓國開始有新聞自由，學術限制開始打破，中國研究出現轉機，韓國總統金泳三提出「韓國要跟著世界潮流走」，這個叫做全球化吧。所以，跟著全球化，很多大學裡面成立了中國地區研究的課程、專業、研究院。以前只有中國文學系，但一九九五年開始很多大學院（本科）成立如東亞地區研究學系、中國地區研究學系。在比較大的學校裡也開始有了國際研究所，專門研究日本、俄羅斯、美國、中國，在韓國起了地區研究的潮流。

· 韓國的中國研究能力

1. 學會組織：我們把研究中國、拿博士的人叫做中國研究者。政治學系、社會學系、以及許多人文學系都有中國研究者，但是人文領域的中國研究很早開始，社會科學則較晚。不知道台灣是不是這樣，在韓國，政治學裡面有很多領域，公共行政、政治理論之類的，地區研究則不熱門。此外，一般研究政治學的人比較重視理論與研究方法，但是研究地區需要很多東西，第一要講中文，第二要去過大陸做實地研究，有很多事情要注意，因此地區研究的中國學者可能在理論、研究方法較弱。近幾年來，韓國政治學界開始質疑，韓國人自己能否創造獨特的區域研究方法。

再談研究人員：我主要談政治學方面的。現在韓國有「韓國政治學會」、「韓國國際政治學會」。在西元兩千年時，研究人員多達650位，算很多。包括文學與社會科學的人員合起來組成「韓國中國學會」，在二〇〇六年大約有1300多人，一年出數本中文、原文的期刊。社會科學方面，一九九四年成立「現代中國學會」，著重於社會科學、中國政治社會研究，大約有250人至300人。韓國政治學會中2000多人中，中國研究約150人。研究者在中國拿博士的佔大宗，現在約50％，以後可能高達70％至80％，在台灣拿博士的主要是人文領域，社會科學則較少。

2. 研究環境問題（研究機關、團體、費用）：中國研究不是看書來研究，需要田野調查、採訪，需要經費。現在提供經費給中國研究的機關主要是教育部，二〇〇四年有680億韓元給地區研究，這算是很大筆，研究項目134個，其中中國有9個，但是嚴格來講，中國地區研究比較容易拿到經費，有的20年，有的2年，最常5-7年，研究結果必須出版。另外，韓國的統一部也提供經費給中國研究，因為研究北韓也需要研究中國大陸問題。高句麗財閥也是提供經費給中國研究的大宗。現在幾乎所有大學都有跟中國有關的研究所，很多大學出中國研究的期刊，拿學校的經費提供給中國研究者，整體研究環境比九〇年代好很多，開放很多題目，中國地區學系畢業的學生也有很多機會。中國研究相關著作每年有五百本在出版，博士論文大概五年來有453本，但不全部都是地區研究。現在韓國有關中國的學術期刊大概五十多種，這十幾年來，量方面變化很多，但質量上的提升則值得懷疑。以前韓國中國研究都研究比較廣泛的問題，如：中國政治權力、中國地方政府、中國國家獨立問題；二〇〇〇年開始，主題漸趨清楚：全國人大、基層選舉、青島地方政府。

· 中國研究的問題

1. 方法論：一種是人文傳統研究方法(sinology)，一種是美國來的科學方法。七〇到八〇年代主要為後者。九〇年代開始，反省西方研究方法是否適用於中國，或韓國能否發整自己的研究方法，如「內部視角」、「比較方法」（中國vs.北韓）。方法論的選擇和創造，在韓國是一個必須面臨的問題。

我們為什麼要研究中國？研究中國時，有沒有自己的意識型態，要如何貢獻韓國政治學界、反省跨學科(interdisciplinary)的價值亦是一問題。提供經費的機關也會對此有所要求研究要有市場價值。

2. 質與量的變化：地區研究與比較政治的結合，可以達到質量上的轉換，進一步發展出比較好的研究方法。整體說來，十年來無質量的變化，主題有重疊或真空，需要學界更多努力。

3. 學問上的身份認同(identity)：

a.學術性與政策性：中國研究如何貢獻國家政策目標？跨學科研究的意義？韓國很多政治機關、政治家會要求中國政治研究者做研究時，也應該有政策性的報告與目的。因此，身為中國政治研究者，有時必須煩惱如何處理學術獨立與政策取向的問題。中國研究不是知識的積累，需要知識上、政策上、社會上的貢獻。雖然我們一九八七年開始民主化，但現在感覺有退步，無法改變貧富懸殊的問題。 另外，如何將研究結果貢獻給一般大學、學生，讓他們瞭解這些領域，也是必須正視的問題。

b. 政治學者與地區學者：如前面所講，還有另一個問題，就是你身為政治學者還是地區學者？我先前對那些將作中國研究的人問過，你是希望作政治學者還是地區學者？雖然他們人是在政治學系或是地區學系之中，但是很多人無法做出選擇、或很光明地回答自己是政治學者或地區學者。很多人腦子裡面好像沒思考過這類問題。

· 結論：

現在韓國的中國政治學界有希望也有悲觀，但是我是比較持樂觀主義的。現在很多韓國的中國研究能力不斷檢討該怎麼努力、我們現在在那個地步，也嘗試與科學溝通，這樣以後韓國的中國研究會有比較好的結果與希望。

· 問答：

Q1：中國對外號稱是一個和平崛起的國家，它的崛起不會引發周邊地區軍事武力的失衡，韓國在歷史上對於中國的感受，絕對比台灣這個國家有過之而無不及。想請問金教授，就您對中國的研究瞭解，中國作為一個強權的崛起，是否是真的和平崛起，還是最後會帶來亞洲、甚至是世界的和平威脅？第二個問題：您的母國自九五年開始，對中國的研究進入積極的狀態，對於中美軍事攸關重要的美日安保協定，協定對台灣有重要的啟示，你們對「周邊有事」這個顯然針對強大中國的詞，有什麼看法？

A1：我是研究中國國內政治的，對於東北亞安全沒有很大的興趣與瞭解。中國是不是和平崛起，對我而言是很難的問題，您的第二個問題，我想下星期的金淳基教授能夠提供更正確的回答。

中國研究者有親中派或反中派，在美國拿博士學位的可能比較有反中的傾向，在中國拿博士學位的則比較親中。我個人認為，周遭有比較強大的權力，即便是一個小小的國家，人的本能就是會增強自己的實力去防衛，中國的崛起，確實有比較威脅的地方，也有值得肯定的部分。

有人說我們是美國領土的一部份，我們受美國文化、意識型態的影響很大，和美國站在一起有好處，但是在政策面受美國影響，也有許多爭議。因此，我個人的感覺是，對於中國和平或威脅，沒有很分離的兩說，而是要看政府如何處理兩國交往。不知道這個回答您是否滿意，但是我也只能這樣回答。

Q2：一個大學裡的學系不見得是純學術的機構，學系本身可能有政策導向，韓國政府對於中國研究，資金跟民間的比例如何？國家角色如何？例如，地區學系是不是在韓國政府鼓吹下而成立的科系，還是民間自主？

Q3：剛剛您提到，韓國的中國地區研究不是那麼興盛，因為語言等等的限制，可是又提到，很多資金用在這一塊。是不是官方比較希望區域研究能夠為政策服務？另外一個問題，西方國家研究中國可以完全從外面看中國，但是韓國跟中國有歷史上的糾葛，在研究中國時會有矛盾的情感，可否從您的角度來看，為什麼要研究中國？又抱有何種情感？

A2.3：（後兩個問題一起回答）美國的國家角色比較輕，民間的基金則比較重要。而韓國的國家角色仍然重要，但是主要的資金來源不是外交部，而是教育部，也有政策角色，但是國家給予政策研究者相當大的自由。剛開始，中國政治研究的國家的角色比較重，因為國家要經營很多機關以及學校的本科系或研究所。剛開始，給比較大規模學校的國際研究所的中國、美國地區研究者充足資金，讓學生免費受教育。但是現在國家角色則較弱，地區學系、國際政治研究所要自籌經費，而且這些科系本來就在大學裡面，沒有國家機制也可以生存下去，這不是很大的問題。但是有一個影響，免費提供經費給碩士生、博士生，學生可能去國外留學，學術欲望比較大的學生會在國外拿博士，但二〇〇〇年開始，中國地區學系的研究生有的去中國，有的去美國，越來越少在國內拿博士，有這層影響，但是地區學系、國際政治研究所還是熱門的學科。

簡單說一下我如何研究中國。我一九八一年進入大學，之前的中學教育都說中國人、北韓人是壞人，進入大學後，看了一本書叫做「紅星照中國」(Red Star over China)，讓我很感動，那麼貧窮的中國能夠興起這樣的革命，會興起這種左派的同情與感動。我看了嚇一跳，不只我一個人，很多我的同學、那的時代的大學生都有這種感覺。中國那麼多的農民可以得到那麼多的權力建立一個國家，跟我中學學的東西完全不一樣，那個時候我的想法開始改變，但是那個時候無法學漢語，所以挫折很多。你們知道全人淑(Insook Kwon)嗎？我跟她同年進入大學，我跟她有相同的信念，一起參加高等學生運動、一起生活三年。二十八歲大學畢業時，不太清楚要做什麼，也沒有什麼別的能力，突然想起來大學一年級時曾經想學漢文，二十幾歲開始去補習班學漢文，這是一個我覺得很有意思、很漂亮的語言，我大學時沒什麼認真學習功課的，但是學漢語真的很認真，所以後來到台灣師範大學念了兩年中文，然後準備考台大，我沒什麼信心，但是很幸運就是考上了。我第一個學期上石老師的課，覺得石老師有些怪怪的地方。我一直覺得台灣人對中國的感覺會比較排斥，但是在課堂上，他很客觀，拿一大堆中國出的簡體字書給我們看，那時讓我覺得研究中國非常有意思，所以我第一個學期的政治心理學便是研究中國的。後來我去中國大陸，課堂上會有同學問我對毛澤東的感覺、對共產黨的印象，中國學生說我胡扯、說我是不是共產黨的人，我說我是欣賞中國以前的傳統，欣賞社會革命建立一個平等的國家，而不是爸爸有，兒子就繼續可以有的，在一個平等的國家，你努力的話可以到更好的環境。一九八〇年代，韓國不是這樣的情況，所以好像會覺得可以學學中國的革命，那時候的韓國學生運動多少都吸收了一些社會主義的理念，現在韓國三四十歲的中國研究者都跟我一樣，有這樣的研究傾向，感情很複雜。四五十歲的研究者、七〇年代開始的研究者會比較保守、批評共產黨，但現在的中國政治學者則比較親中。這不是很對的事情，但我個人的歷史感情是如此。

Q4：老師剛剛講到韓國的情況，這在日本好像有一點倒過來。在戰爭時期出生、經歷過中國社會革命的，對中國情感比較強烈，就像老師一樣，但他們都大概六七十歲；可是如果是戰後出生，因為日本受到美國的影響，會比較親向美國，所以現在日本這一代似乎比較親美、害怕中國。

A4：我們八〇年代的同學通常有兩個目標，一個是反美、一個是反政府，又小時候受美國影響很大，所以高中時認真學英語、又同時說韓國電影很爛很低級，但是八〇年代，意識型態慢慢改變。

Q5：在中國有幾百萬的朝鮮族，從南韓的觀點看，這一群人在認同上，您的觀感如何？朝鮮族對於中國或韓國的認同如何？

A5：現在中國的朝鮮族大約兩百萬人，大多在中國的東北三省。你問他們是中國人還是韓國人，他們90％回答自己是中國人，韓國是母國，但不是自己的國家，不是自己想要脫離韓國加入中國，他們在韓國找得到工作就來做，如保母。韓國人就看不起朝鮮人。他們拿中國的藥、其他東西賣給韓國人，很多朝鮮人被韓國人騙，但是也有很多韓國人被朝鮮人騙，所以韓國人與朝鮮人的感情很不好。大家也會說，去朝鮮人自治村要小心，因為很多人討厭朝鮮人，也有朝鮮人太太去韓國要賺錢，遭受韓國男人做了不好的事情，所以朝鮮人不太接受韓國人。二〇〇〇年開始，如果研究朝鮮族問題會比較容易拿到經費，現在有很多人拿國家的經費研究朝鮮族問題，並且給國家提供建議、解決朝鮮族問題。

